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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想到，这次雨会下这么大。
连续两天两夜，不停歇，老天仿佛睡着了

一样，挤住眼睛，一直从天空往地上倒水，下
得那么酣畅，也那么悲壮。

7月20日傍晚6点多，我被困在了郑州
中州大道与国基路口，积水最深处到了膝盖。

眼看雨越下越大，我避雨的公交站亭已
经完全不能发挥作用，鞋子、衣服、头发都湿
了。

考虑到再继续等下去，只能让自己更加
狼狈，我硬着头皮冒雨回家。

说走就走，撑着一把雨伞，小心翼翼地蹚
着水，沿中州大道一路向北走。

走了没多远，积水越来越深。我有些气
馁，怨气十足，心想：这城市的排水设施太差
劲了吧，只下了两天雨，路上的积水就这么
深，这让人怎么走呢？

这时，身旁一位陌生的女孩也站在了积
水中，望着眼前的大水，不敢走了。

我看了她一眼，她冲我笑了笑，问：“你也
是回家的吗？”

我说：“是呀，你去哪儿？”
她笑得更灿烂了：“我也是回家，我家就

在前面不多远，过一个十字路口就到了，可现
在我是望水兴叹呀，家在眼前，却走不过去。”

看女孩笑得灿烂，我的心情缓和了一些。
我蹚着水，缓缓走到女孩身边，说：“走！

要不我们一起回家吧，一个人蹚水走太危险
了！”

女孩说：“是呀，确实不安全，最害怕掉到
下水井里，还害怕触电！”

说到这里，我不由得背后一阵寒凉。
就在昨天，由于下雨，西郊一个老家属院

里，一个小女孩下楼吃饭，不小心被楼下路边
漏电的电线电倒，没有抢救过来，小女孩才11
岁！陇海路一个妇女骑着电动车被水流卷入
一个下水井，再也没有上来，那是两个孩子的
妈妈，就那样匆匆离开了！

安全第一，我和陌生的女孩挽起手，一起
搀扶着蹚水回家。

雨水依然如瓢泼一样，路上深处的积水
已到腰部。我和女孩一人撑一把伞，但雨水
透过雨伞啪啪地往下滴。

又走了不多远，水实在太深了，我们不敢
再往前走。

就在我和女孩感到无助时，突然从背后
传来一个声音：“来，给你跟棍！”

我扭头，是一位大爷，他正拄着一根棍，
试探着向我们靠近。

那根棍有一米多长，拇指粗，看起来像是
从路边的行道树上弄下来的。

我犹豫了一下，没接。
大爷冲我说：“小伙子，你在前面走，不探

路太危险了，说不定有些下水井盖都被冲开
了……”

我打断大爷的话：“大爷，不用了，这根棍
您用吧，给我了您用什么？”

大爷已经走近，硬把棍塞到我手里：“你
用吧，你在前面探路，我们在后面跟着。”

接过棍子，我差点流出眼泪，心里暖暖
的。

一场大雨，让原本陌生的我们走到了一
起，手挽手，肩并肩。那时，我才真正看到，面
对自然灾难，国人的团结、积极、勇敢。

我拿着棍子在前面探路，大家一步步在
后面跟着，虽然仍然难行，但心里安定多了。

不知用了多久，终于走出了中州大道的
积水，大家各自安全回了家。

暴雨中的那根棍，我会终生难忘。

一根棍的真情
◎翟文龙（河南郑州）

1978年，我国应征入伍的有两批
兵，同年入伍（七八年兵，七九年兵）却
不是同年兵。那时我还是一名上山下
乡的知识青年，听到征兵的消息，我热
血沸腾，第一个报了名。

征兵期间，我三番五次到村大队、
公社、乡武装部找部队征兵的首长，坚
决要求当兵。决心书写了一封又一
封，给接兵的部队首长说了一遍又一
遍，终于如愿以偿。

一周后，我接到村里民兵营长传
来的好消息，并给我颁发了入伍通知
书。又过了三天，部队的棉衣、棉帽、
棉鞋、新棉被发下来了，背着军用挎
包，我心里甜如蜜脸上乐开了花。记
得那是1978年 12月底的一个早晨，东
方渐亮旭日初升，平顶山老火车站前
人头攒动，入伍新兵即将踏上人生新
的征程，车站广场上来了很多送行的
人，除了送行外，还有依依不舍的泪水
与祝福。

40余年弹指一挥间，忆往事仿佛
昨天。退役多年后我仍常常想起在部
队训练和生活的情景，多少次清晨起
床的军号声在耳边响起，多少次午夜
梦回，回到与战友们朝夕相处的军营，
多少次想起那兄弟般的关爱和友情。
还记得 1981年的夏天，部队连续长途
跋涉训练，加上天气的原因，一天半
夜，我突发重病昏迷不醒。班里几名
战友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送我去两里
外的部队医院，没有担架，大家轮流背
着我走。我住院期间，战友们每天轮
流在医院看护照顾我，在他们的悉心
照料下，我的病情很快好转。这期间
的一幕一幕我至今难忘。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魏巍说，
是我们的战士。是啊，他们为中国人
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砥砺前行。灾情面
前，他们又昼夜驰援，冒雨奋战，越是
艰险越往前，竭尽所能保护人民。还
有许多退役老兵也捐款捐物，奔赴这
次的防汛救灾一线。

我很感恩，也很自豪，我曾是一个
兵。

我曾是一个兵
◎著随智（河南平顶山）

那年夏季，提前数日，电视台、报纸轮
番报道，未来几日将迎来大到暴雨，提醒
市民做好防汛准备。村里也贴出通知，让
村民检查清理好自家的排水沟，几户住在
最低处的人家已被安置到村小学暂住。

我家的房子位置较高，几十年了从未
因下雨被淹过，但我和丈夫还是做好了防
汛准备，将屋里怕潮的东西都搬到高处，
还腾出一间屋子，方便家里进水的乡亲来
投靠。女儿心细，将衣服和几袋方便面还
有两瓶水塞进一个大行李箱内，说万一暴
雨涌入家中，好提起行李箱就跑。

我和丈夫笑女儿“防卫过当”，但暴雨
如期而至时，我还是心生恐惧。暴雨如
注，下了一天一夜，听说低处的平房已经
被淹，幸亏提前有通知，人员都转移了。
第二天，雨还没有减缓的样子，一刻比一
刻下得急，屋后一股儿水从山上涌来，顺
着胡同里的青石板奔涌而下，丈夫说：“再
这样下下去，恐怕这股水会涌入院中。”我
俩当即决定外出抗洪。

我和丈夫用麻袋装满沙子，准备堆放
在大门口。出了家门才知道，原来外面早
有村委的工作人员在抗洪，十字路口已经
堵了长长一排沙袋，将路上的水拦截到村
外，丈夫说，等我们家抗洪完毕也去村里
帮忙。

我装沙子时，看到不远处站着一个
人，穿着雨衣雨裤打着伞正朝我们这里
看，我仔细一瞅是老刘。老刘去年从市里
搬回村里居住，一把年纪了打扮得像“港
星”一样，说话洋腔洋调，而且有洁癖，到
别人家做客，从兜里掏出湿纸巾擦了再用
干纸巾擦，走土路恨不得脚上套俩鞋套，
一个泥点子也不愿沾，入乡不随俗，我不
喜欢这样的人。

老刘不近视，想必我看到他，他也看
到我了，但他丝毫未动，远远地呆站在原
地看着我和丈夫忙活，我一边堵水一边和
丈夫嘀咕：“老刘大雨天的自己武装到位，
出来看热闹，真是讨厌，乡里乡亲的也不
知道过来搭把手。”

我和丈夫在雨中忙碌了一小时，老刘
站在原地看了一小时。丈夫回家换掉湿
衣服又出去帮着村里抗洪了。午饭时，丈
夫回来了，进门还没来得及擦脸上的雨
水，就急着跟我说：“早上咱俩误会老刘
了，老刘不是站一旁看热闹，夜里雨太大，
老刘担心民房被淹，不敢睡觉，不时打着
手电筒在外面巡逻，半夜村委成员开始抗
洪时，老刘也加入其中，早上他发现路上
一处下水道井盖被雨水冲走了，
担心有人看不清掉进去，才
站在原地当‘交警’，提醒
过路的乡亲注意。”

想想老刘也是快70
岁的人了，在暴雨中坚
持了好几个小时，那么
爱干净的一个人，衣服
都浸满了泥水也没离岗
回家换换……

我嘱咐丈夫，晚上
请老刘来家里吃饭，他
一个人在老宅住，大雨
天孤孤单单怪可怜的，若
他愿意，就在我家住几天，雨
停了再回家。

一场暴雨，让我家多了一位老友，
天灾无情，人情却更浓了。

暴雨中的“看客”
◎李秀芹（山东淄博）


